
事也。出其父母怀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

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

大王裁其罪。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

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

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

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

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

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

斧 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

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

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

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

足徒褐，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

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

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

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

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

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

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

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

畴荒，困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

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

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

下 齐之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

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



呼

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闻之曰：“削迹无遗根，

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

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

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也，

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

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

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

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

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军华

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则梁可

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

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

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

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令魏氏

，主置宗庙，令，此固以失

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

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

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

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

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

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

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

邯郸不守。拔邯郸，管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

武，逾华，降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

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党不战

而毕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中山、

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

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

举而坏韩、蠢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

反收亡国，聚散民，立社

霸王之道二矣。前者



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愿大

而却，天下固以量秦力二

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

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

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

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

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

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

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战

矣。军乃引而复，并于李下，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

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运，罢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

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

为天下之从，几不能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

积索，田畴荒，

王有以虑之也。

溪，淇水竭

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

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纷为天子，将

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淇溪，右饮于

而 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

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

下莫伤。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

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钻龟筮占兆，以视利

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于行而

出，反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

复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

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

此与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

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

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

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

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

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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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斧

译文

我听说，不知道就说，不明智；知道而不说，不忠诚。作

人臣的不忠诚，应当处死；说话不恰当，也应当处死。即使这

样，我还是希望全部说出自己的看法，望大王裁定我的罪责。

我听说，天下各国，赵国北面是燕国，南面是魏国，联合

楚国，稳固齐国，接纳韩国，就形成了合纵的形势，将面向西

方与强秦对抗。我却暗自笑话他们。世上有三种自取灭亡

之道，而天下诸侯都有这三种作为，大约这说的就是合纵的

情况吧！我听说的是：“用混乱的国家去进攻安治的国家会

灭亡，用邪恶的国家去进攻正义的国家会灭亡，用倒行逆施

的国家去进攻顺应潮流的国家会灭亡。”现在天下各国的仓

库不满，粮囤空虚，却悉数征调他们的士民，扩充军队数十

百万人，他们俯首听令头戴羽盔身为将军的，拼死于军阵

前，不止千人，都声称要以死报国。可是，当敌人白刃在前，

在后（用以诛罚怕死者）时，他们还是退却逃跑而

不敢拼命赴敌。这并不是士民不能拼死，而是君王不能使

他们这样做的缘故。说要赏赐而不给予，说要惩罚而不施

行，赏罚不讲信用，所以士民不肯拼死。现在秦国发布号令

而施行赏罚，有功与无功的人就互相区别开了。有的人自

打离开父母怀抱，从来不曾见过敌寇，听说要打仗，却能跺

脚起誓，赤膊上阵，勇冒白刃，赴汤蹈火，在军阵前拼命战斗

的都是他们。拼死与贪生的结果不同，而民众愿去拼死，那

是看重奋勇牺牲的缘故。一个人奋勇牺牲可以对付十个

人，十个人可以对付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可以对付一千个

人，一千个人可以对付一万个人，一万个人就攻克天下了。

现在秦国的领土，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名声显赫的部队

有数十万乃至百万人。秦国长于号令赏罚，地理形势险要，

天下各国没有谁比得上。靠这些条件去攻取天下，天下虽

大也不足以够秦国兼并的。所以，秦国作战不曾不胜过，攻

占不曾不取过，去抗击不曾不击破过，开辟土地数千里，就

是这样做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然而武备不精，士民疲惫，蓄

积罄尽，田野荒芜，粮仓空虚，四邻诸侯不服，秦国至今也没

有成就霸王的威名，这没有其他原因，这是谋臣们都不能竭



和，使得楚人

的神坛，设

尽忠诚的缘故。

和江南一带

我敢说，从前齐国向南击破楚国，向东击破宋国，向西

征服秦国，向北击破燕国，在中部驱使韩国、魏国，土地宽广

而武力强大，战则胜攻则取，于是向天下发号施令。齐国的

清澈的济水和混浊的黄河，足可作为屏障；长长的城墙和巨

大的防门，足可以作为要塞。齐国是个五战五胜的国家，然

而一战不胜就险些亡国了。而且我听说：“伐木不要留树

根，不要与灾祸为邻，灾祸就不会存在。”秦国与楚国人作

战，大败楚国人，袭击郢都，夺取了洞庭湖、五

地方，楚国君臣逃跑，向东奔窜到陈国。正当此时，出兵追

击就可一举攻下楚国，楚国攻取下来，那么楚国人民足以被

秦国拥有，楚国土地足以被秦国利用。这样，向东可以削弱

齐国、燕国，在中部可以侵凌赵、魏、韩三国。这就是说，一

举可以成就霸王的威名，可使四邻诸侯来朝臣服。然而谋

臣们不这样做，他们带兵退却，重新与楚人

得以收复失地，聚集逃散的人民，建起祭祀社

置供奉先人的宗庙，使得楚国得以率领天下诸侯向西与秦

国抗衡，这本是丧失称霸称王原则的一种表现。天下诸侯

又结成联盟而驻军于华阳，大王下诏书要击破他们，部队行

至魏都大梁城下。如果围攻大梁几旬，大梁就可攻取下来；

大梁攻取下来，魏国就可以拿下；魏国拿了下来，楚国、赵国

的联盟意图就会断绝；楚国、赵国联盟的意图断绝，赵国就

形势危机；赵国形势危机，楚国就会态度犹豫；这样，向东可

以削弱齐国、燕国，在中部可以侵凌赵、魏、韩三国。这就是

说，一举可以成就霸王的威名，可使四邻诸侯来朝臣服。然

而谋臣们不这样做，他们带兵退却，重新与魏国媾和，使得

魏人得以收复失地，聚集逃散的人民，建起祭祀社稷的神

坛，设置供奉先人的宗庙，使得魏国得以率领天下诸侯向西

与秦国抗衡，这本是丧失称霸称王原则的第二种表现。从

前穰侯魏冉治理秦国，用一个国家的兵力想建立秦国与他

的封国两国的功业，所以士兵们终身风吹雨打于户外，士民

疲惫不堪于国内，霸王的威名没有确立，这本是丧失称霸称

王原则的第三种表现。



赵国，是个处于中心地区的国家，是各国民众杂居的地

方，它的民众轻薄而难以驱使。号令不严明，赏罚不诚信，

地形不便利，在下的民众不能竭尽其力，那本是亡国的形

势。而且赵国国君不忧念百姓，悉数征集士民，驻军长平城

下，来夺取韩国的上党。大王下诏书要击破它，夺取了武

安。在这时，赵国君臣上下不能团结相亲，贵族与平民不能

互相信任，这样一来，邯郸就没有守住。夺取了邯郸，控制

了黄河以北、漳水以南一带，又带兵离开，向西攻占修武，穿

越羊肠要塞，降服上党。代郡的四十六县，上党的七十县，

不用一副盔甲，不苦一个士民，所有这些地方都归秦国所有

了。代郡、上党郡不用战争夺取就全都成了秦国的了。东

阳、河外不用战争夺取就全都成了齐国的了，中山国、呼沱

河以北地区不用战争夺取就全都成了燕国的了。这样一

来，赵国被拿下；赵国被拿下，韩国就要灭亡；韩国灭亡了，

楚国、魏国就不能独自存在；楚国、魏国不能独自存在，这样

就一举而毁坏了韩国、残败了魏国、操纵了楚国，以此为根

，向东可削弱齐国、燕国，决开黄河的白马河口淹了魏国，

因此，一举而使赵、魏、韩三国灭亡，参加合纵的国家就失败

了。大王垂衣拱手地等待着，天下各诸侯国会相继地归服

了，霸王的威名可以建立。但是谋臣们不这样做，却带兵而

退却，重又同赵国媾和。靠大王您的英明和秦国军队的强

大，却抛弃称霸称王的大业，土地不曾得到，还被必亡的国

家所欺骗，这是谋臣们太笨拙了。况且赵国本该灭亡却没

有灭亡，秦国本当称霸而没有称霸，天下各诸侯国本来已经

估量到秦国的谋臣，这是第一。竟然又悉数发兵去攻打邯

郸，不能攻取，就丢弃盔甲弓弩，战战兢兢地退怯，天下各诸

侯国本来已经估量到秦国的实力，这是第二。军队就这样

被带领回去，集中于李下，大王又一并将军队带到那里，同

敌人作战不能取胜，又不能返回，疲顿不堪地离开，天下各

诸侯国本来已经估量到秦国的力量，这是第三。在内部，估

量了我们的谋臣，在外部，耗尽了我们的兵力，由此看来，我

认为天下形成合纵形势，几乎没有困难了。在内部，我们的

武备粗劣，士兵疲顿，蓄积用尽，田野荒芜，粮仓空虚；在外



溪的水不流淌，溪，淇溪的水被饮光，

部，天下各诸侯国都紧密勾结，甚为坚定。希望大王对此有

所考虑。

而且我听说：“要战战栗栗地一天比一天谨慎。如果谨

慎地推行治国之道，天下就可以拥有。”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从前纷王作天子时，率领天下带甲士兵百万人，向左饮马于

淇溪，向右饮马于

凭借这么强大的军队与周武王为敌。周武王率领着身穿白

甲的士兵三千人，交战一天，就攻破了纷王的都城，活捉了

他本人，占据了他的土地，而拥有了他的人民，天下没有谁

为纣王悲伤。知伯瑶率领三国的军队在晋阳攻打赵襄子，

决开晋水淹了三个月，晋阳城快要被占领了。赵襄子用龟

甲和蓍草占卜，来预测吉凶利害，以及哪个国家可以降服。

于是派遣他的臣张孟谈，张孟谈就偷偷地出了城，使韩、魏

两国同知伯瑶反悔了盟约，得到韩、魏两国军队的支持，攻

打知伯，活捉了他本人，恢复了赵襄子当初的权势。现在秦

国土地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名声显赫的部队有数十万乃

至百万人。秦国长于号令赏罚，地理形势险要，天下各国没

有谁比得上。靠这些条件去攻取天下，天下可被秦国兼并

拥有。我冒死希望拜见大王，谈谈用以破坏天下各诸侯国

的合纵，拿下赵国，灭亡韩国，臣服楚国、魏国，让齐国、燕国

亲附，成就称霸称王的威名，使四方诸侯前来朝见的措施。

大王真地听从我的谋划，一举而天下各诸侯国的合纵没有

被破坏，赵国没有被拿下，韩国没有灭亡，楚国、魏国不臣

服，齐国、燕国不亲附，称霸称王的威名不能建立，四方诸侯

不来朝见，大王就杀了我，陈尸示众，以此警戒那些为王谋

事而不尽忠的人。

【评点】

本篇是《韩非子》一书的开卷之作，是韩非的一篇为秦

王统一天下而积极出谋划策的重要政治论文。文章比较客

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秦国已经具备横扫六合而使

天下归一的条件，力劝秦王用兼并战争的手段，“举赵、亡

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

为，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

诸侯”。文章认

若”，完全可以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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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

胜，攻而取，兼有天下，成就大功。但是，至这篇“悉言所闻”

的文章写成之际，秦国尚未统一六国，秦王尚未完成霸业，

究其根本原因，是“谋臣皆不尽其忠”的缘故。

秦是“以乱攻治”，

为了有理有据地论证秦国“谋臣皆不尽其忠”这一核心

观点，文章采用了以既往战例为论据进行铺陈叙述、条分缕

析的方法。先是断言，东方六国的合纵

。言之凿凿，史鉴不远，想来秦王对以往的

“以邪攻正”，“以逆攻顺”，以讨秦王欢心；然后依次回顾秦

国与齐、楚、魏、赵之间的战争，本来都有乘胜追击，一战而

胜的可能，但皆因在关键时刻“谋臣不为，引兵而退”而使秦

王霸业功亏一

屡屡坐失良机会是记忆犹新的。

说理透辟，论断果决，逻辑严谨，气势雄健，是韩非散文

的鲜明特点，《初见秦》可谓先声夺人，较充分地显示了韩非

文章的总体风格。

关于本文的作者是否为韩非，后人多有分歧说法。依

笔者之见，它当是韩非作品无疑。主要依据如下：韩非入秦

后，当即上书言“存韩”之事（见下篇《存韩》），并因此被李斯

构陷入狱。秦王信李斯之言而断定韩非为韩不为秦，韩非

于 圄之中欲见秦王明辩而不得，遂作此文力陈衷曲，以求

感动秦王而获释，文中有“愿望见大王”之语足资为证。因

此，此文与《存韩》篇写作背景不同，不宜苛求初旨统一。另

外，从本文所用词语看，“民氓”皆作“民萌”，与《韩非子》其

他文章用例一致，也可为一条 证。文章末段叙知伯攻晋

阳，“决水而灌之”，此事在《韩非子》一书中许多篇章也曾提

及，似也可作为一条有力的证据。

蔽，入则为席荐。

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

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日臣窃闻贵

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



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

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

天下明赵氏之计矣。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

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

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

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

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

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

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

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

共二万乘，非所以亡韩之心也。均如贵人之计，则

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

之日未也。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

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

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

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

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

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

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

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

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伐

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

愿陛下之幸熟图之。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

也。

【译文
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对外，韩国是秦国的捍卫者；

对内，韩国是秦国的承奉者。秦国只要出精锐部队夺取其

他国家土地，韩国就紧随其后，韩国同天下各国结了怨，而

功利却归于强大的秦国。况且韩国向秦纳贡尽职，跟秦的



重的部队就会疲于内部的供给，那就

郡县没有区别。现今我私下听说贵国朝臣献计，要兴兵伐

韩。赵国在聚集士兵，豢养主张合纵的人，想联合天下各诸

侯国的部队，向他们阐明秦国如不削弱，各诸侯国就一定得

灭亡的道理，他们想要向西进军来实现其愿望，这已不是一

朝一夕的打算了。现在秦国抛开赵国这个祸患，而要除掉

如内臣一样的韩国，那么天下各诸侯国就明白赵国的合纵

之计是必要的了。韩，是个小国，却要应对来自四面的攻

击，国君屈辱，臣下困苦，君臣上下患难与共已经很久了。

韩国修筑了防御工事，警惕强敌的入侵，又有物资蓄积，筑

了城墙，挖了护城河用以牢固防守。现在攻伐韩国，不能用

一年时间就灭掉它。夺了一座城池就退兵的话，秦国的权

势就会被天下各国所轻视，天下各国就会挫败秦军了。韩

国如果背叛秦国，魏国就会响应它，赵国把齐国作为后援，

这样一来，就等于用韩、魏两国帮助了赵国，并借齐国的力

量来巩固了他们的合纵形势，从而与秦国争强，这是赵国的

福气，却是秦国的祸患。进攻打击赵国而不能取胜，退回攻

打韩国又不能占取，秦国的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就会苦于

野战，负责运送粮草

是集合一群困苦病弱的人去对抗赵国、齐国两个万乘之国，

而不是秦国灭亡韩国的本意。全都照贵国朝臣的计谋行

事，秦国就一定会成为天下各诸侯国进攻的靶子了。陛下

即使有金石一般的长寿，那兼并天下的日子也不能来临。

现在我的愚计主张，派遣人出使楚国，多用财物贿赂掌

权的大臣，阐明赵国欺凌秦国的原委；再送人质去魏国媾和

以安定他们的心，秦国就率韩伐赵，赵国即使与齐国结为一

体，也不值得忧虑 了。赵国、齐国两国的事处理完了，那么

韩国只消发一纸文书就可平定了。这就是说，我方一举就

使得赵、齐二国有灭亡的形势，而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

臣服了。所以说：“兵器，是凶残的器械”，不可不审慎地对

待它。用秦国同赵国抗衡，加上齐国与赵国联合，现在秦国

又背弃韩国，而且没有用以坚定楚、魏两国亲秦政策的办

法。一战而不胜，就会构成祸患。计谋，是决定事情成功的

手段，不能不明察。韩国、秦国的强弱之争就决定于今年



年），秦国进攻韩国，大兵压境，形势危急，韩国

了，而且赵国与各诸侯国暗地里谋划很久了。如果一有军

事行动就向诸侯们暴露出弱点来，那是危险的事；做一件事

而使诸侯们产生攻伐我方的想法，那是最危险的。出现这

两样疏失，不能表明在诸侯们面前是强大的。我私下希望

陛下好好考虑我的建议。攻伐韩国而使秦国的这个同盟分

离背叛，后悔也来不及了。

【评点】

（

此篇是韩非上秦王书。秦王政十四年，即韩王安六年

元前

派遣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抵秦即上此书，旨在劝说秦王攻

赵，以缓伐韩之师，故篇名题为“存韩”。《存韩》篇原文共有

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韩非上秦王书，第二部分为李斯上秦王

书，第三部分为李斯上韩王书。因后两部分并非韩非手笔，

当是后世编辑《韩非子》者所增益，故不录。

“存韩”，即“使韩国存在下来”，也就是不要出兵伐韩的

意思。文章首言“韩事秦三十余年”，是秦国的捍卫者、承奉

者，秦国放下它的大敌赵国而进攻韩国是失策之举；次言韩

国也未可轻易被攻取，反倒会让秦国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

苦于野战难以自拔；最后以力劝秦国攻赵作结。文章从秦

国的切身利益着想，认为秦国伐韩，非但不能取胜，反而会

向天下诸侯示弱，从而暴露出秦国的不足，给它自身带来危

险。

韩非的“存韩”之策，由于李斯的暗中阻挠、设置 碍而

未被秦王政采纳。不久，韩非于狱中自杀，韩国也旋即灭

亡。韩非在《亡征》一文中断言：“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

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秦的统一天下，似早

在韩非预料之中；那么，韩非当初所抱的救韩图存的心理，

真是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味道呢！

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 恭厚，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

固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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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大者患祸

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

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

而不让。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

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

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

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

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

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

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

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

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

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故此三大夫岂不

贤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

为

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

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

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

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也。”故文王说纷，囚

；夷吾束缚，

脚于；孙子

言国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关龙逢斩；

魏；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

宏

；尹子阱于棘；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田明辜

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陈于

折胁于魏。此十数人者，

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

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

于耳而倒

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

而曹羁奔陈；伯里子道乞；傅说转

公叔

分

射 ；

市；宰予不免于田常；范

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难言也。且至言

于心，非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

译文



厚恭谨，耿直坚定，慎重完整，就被国君认为是

并不是臣韩非难于向国君进言，难于进言的原因在于：

语言通顺美好流畅，洋洋洒洒，口若悬河，就被国君认为是

华而不实；

笨拙，不伦不类；多说博引，连类比况，就被国君认为是空虚

无用；概括得精微，论说得简赅，直截了当，用语简洁而不夸

饰，就被国君认为是太露锋芒而缺乏辩才；激昂而切近要

害，探知别人的隐情，就会被国君认为是毁谤而不谦让；宏

大广博，幽远难测，就被国君认为是夸耀而无用；小议家中

琐事，一件件地计数罗列，就被国君认为是粗陋；言谈贴近

世俗，辞令不违事理，就被国君认为是贪图活命而阿谀君

王。言谈远离世俗，怪异浮躁不合人世口味，就会被国君认

为是荒诞不经；思维敏捷，辩说伶俐，文采繁复，就会被国君

认为是华丽而不质朴；弃绝典章文籍，用质朴诚信的语言述

说，就会被国君认为是粗鄙；不时称引《诗》、《书》，主张效法

古代，就会被国君认为是死记硬背。这就是臣韩非难于进

言而深重忧患的原因。

所以准则即使正确，国君未必听从；道理即使完美，国

君未必采用。大王如果认为进言不可信，轻的就会被认为

是诋毁诽谤，重的就会祸患灾难临头以至丧命。因此伍子

善于谋划而吴王杀害了他，孔子善于游说而匡地人围攻

了他，管仲确实贤能而鲁国囚禁了他。那么这三个大夫难

道不贤良吗？对待他们的那三国君主却是不明智的。上古

有个商汤，是最圣明的；伊尹，是最聪明的。最聪明的伊尹

去说服最圣明的商汤，尚且说服七十次也不接受，伊尹亲自

带着鼎和砧板去当商汤的厨子，亲昵熟悉了，商汤才了解了

他的贤能而任用了他。所以说：“用最聪明的人去说服最圣

明的人，不一定一说就被接受，伊尹说服商汤就是这样；用

聪明的人去说服愚昧的人，一定不会听从，周文王说服商纣

王就是这样。”因此周文王说服商纣王，商纣王囚禁了他；翼

侯被火烤而死，鬼侯被杀并晒成肉干；比干被剖心而死；梅

伯被剁成肉酱；管夷吾被捆绑起来；而曹羁出奔到陈国；百

刑；吴里奚沿街乞讨；傅说被一再转卖；孙 在魏国受了

起在岸门抽泣流泪，为西河郡归于秦国而痛惜，最终在楚国



不被采纳，反而招致后患，轻者被认为是“毁

受车裂之刑；公叔 向梁惠王推荐治国人才反而被认为行

为谬误，于是被推荐的公孙鞅投奔了秦国；关龙逢被斩杀，

肠；尹子被扔进满是荆棘的陷阱；司马子期被弘被裂腹

子贱、西门豹虽杀死，尸身在长江上漂浮；田明惨遭分尸；

在魏国被

不与人斗殴，却死于别人之手；董安于被杀死，而尸身陈放

集市里示众；宰予不免因跟田常作对而被杀；范

打断肋骨。这十多个人，都是世上仁德、贤能、忠信、善良而

有才干的人，不幸遇到昏庸惑乱、不明事理的君主而被杀

死。那么，即使是贤圣也不能逃离死亡躲避刑辱又是为什

么呢？那就是说，愚昧的国君是难以说服的，所以君子难于

进言。况且最有价值的话语是逆耳和不遂心意的，不是圣

贤是不能听从的，希望大王详尽考察进言的事情。

【评点】

“难言”，指臣下向国君进言之难。本篇是韩非上韩王

书，旨在使韩王明晓臣下进言之不易，从而审慎对待，广泛

采纳谏言。文章先说进言之难的种种表现，指出君王往往

肆意曲解进言之意，给臣下的忠言以“华而不实”、“掘而不

伦”、“虚而无用”、“ 而不辩”等否定的评价。臣下的进言

诽谤”，重者

则“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接着，文章回顾历史，列举了许

多忠良之士向君王进言而不被采纳，其中多数人惨遭不幸

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的

有理有据，雄辩

的事例，用以说明“至言

道理，力劝韩王以史为鉴，广开言路。文

恳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

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

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

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

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



刑，赦死有刑，是

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

之管主而隆国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

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

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

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

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

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

燕、宋，莫不从此术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

以法，质之以备。故不赦死，不

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禄虽大，

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

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

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

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

者也。

译文
宠臣太亲近，一定会给国君自身带来危险；人臣太显

贵，一定会取代国君的地位；王后与妃妾没有等差，一定会

给嫡子带来危险；兄弟不顺服嫡子，一定会给国家带来危

险。我听说，千乘之国的国君没有戒备，一定会有拥有百辆

兵车的大臣在他身边，夺走他的民众而颠覆他的国家；万乘

之国的国君没有戒备，一定会有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他

身边，夺走他的权威而颠覆他的国家。因此奸臣势力发展

起来，君主之道就要衰败。所以诸侯强大起来，是天子的祸

害；群臣太富有，是国君衰败的表现。将相挟制君主而使私

家兴旺发达，这是执政者要排斤的现象。世间万物，没有什

么比身体更为宝贵，比地位更为尊严，比君主的权威更为显

赫，比君主的势力更为隆盛。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能向外

部寻求，不能向他人索取，国君的治国之道适宜就可以得到

了。所以说，君主如果不能利用他的这四种财富，最终就会



持自己的身贵、位

拒之身外。这是君主要牢记的。

从前商纷王灭亡，周王朝衰微，都是由诸侯的强大引起

的；晋国被赵、魏、韩三家瓜分，齐国政权被田成子篡夺，都

是由群臣太富有引起的。燕国、宋国发生臣杀君的事，也都

是同类性质的。因此上比商、周，中比燕、宋，没有不是用这

种方式篡位夺权的。所以明智的国君对待他的群臣，全都

按法度办事，用防范措施端正他们。因此不赦免死罪，不施

以减刑，赦死减刑，这叫做散失威严，国家将要危险，政权将

要倾覆。因此，大臣的俸禄虽高，不能让他凭借城市扩充势

力；党徒爪牙虽多，不能让他拥兵自重。因此大臣在国都供

职不得私设朝会，在军队任职不得私自结交他国，他们的仓

库里的财物不得私自借贷给别人，这是明智的国君禁止邪

僻的措施。因此大臣出行，不允许有四匹马驾的车随从，车

上不准载有任何武器；不是为了给国家传递紧急命令，车上

却载有武器，就判处死刑而不予赦免。这就是明智的国君

预防不测的办法。

【评点

”。

本篇题为“爱臣”，主旨并非陈说爱臣之道，不过是择取

文章首句“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中“爱臣”一语为题目罢了。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论点，即“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

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

接着指出，人君对身边的臣子不能不有所防备，这样才能保

、威重、势隆。文章又以史为鉴，分析了

“纣之亡、周之卑”的原因，皆由于诸侯的强大；晋被三分、齐

被篡夺以及燕、宋之君王被弑，也是朝臣势力膨胀的结果。

文章认为，君王要想防止臣下篡弑，则必须“尽之以法，质之

以备”，采取严酷无情的手段对付臣下的不轨行为。这些主

张对维护高度的中央集权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

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



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

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

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

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

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

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

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

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君臣尽其

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

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

曰：寂乎其无位而处，

上，群臣

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

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

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

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

经也。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

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

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

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

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

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

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

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

曰

，故谓之贼。散其

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

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

贼。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

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

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

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

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

其材，君因而任


